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犹记少年寻梦时人物介绍

人物介绍

颜鹰：字猛禽。现代人，由于能量扭曲而回到汉代。机

敏善谋，开朗而不拘小节。

楚小清：颜鹰妻。特殊合成机器人，战斗力强。具有人

脑和思维，是恐怖分子准备实现称霸世界梦想的产物。

欣格：曾当羌神海族族长，老谋深算，工于心计。以统

一羌部为己任。

拉舍遂：神海族大统领，性格豪爽，有勇力，后在西海

附近遭伏被杀。

卫立：神海族汉人翻译，居于羌地，与羌人为兄弟，与

汉人为仇敌。不惜出卖颜鹰，为自己求荣。后因犯事被远徙

羌地。

耶娃：神海族族长之女，贵为公主却不能获得自由，在

族中长老的政治阴谋下变成牺牲品。

郎素米、郎素台：神海族二长老，卑鄙无耻，一意孤

行，欲赶走欣格，统治神海族。

维柯：神海族马刀队总队长。在对长老叛军一战中立

功，后与拉舍遂败走西海，被斩。

杨速：庐江安丰人，字子疾。光和末年跟随颜鹰，誓为

兄弟。其有武略，力能举鼎，数战中多为先锋，很得颜鹰信

任。

司马恭：酒泉表氏人，字承业。中平年间为京畿虎豹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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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，随颜鹰赴河内募兵，以勇力拜军长史。

许翼：是与司马恭等跟随颜鹰的京畿虎豹骑从属之一，

性情稳重可靠，不失机敏，有良将之才。

高敬：京畿虎豹骑从属之一，有谋略，近功利，城府极

深。

杨丝：颜鹰妻，司徒杨赐之女，其兄杨彪。性情内敛，

兰质慧心，很得颜鹰宠爱。有子颜路。

颜雪：河东郡人，初名小圆，乃杨府丫鬟。与颜鹰兄妹

相称，感情融洽。此后与荀攸见而钟意，在颜鹰登门说亲之

下，与荀攸结合。

孔露：镜玉楼歌舞姬，有名当时。其乃歌舞大家，琴棋

书画无不精通擅长，舞蹈尤为所长。渴望自由，跟随颜鹰潜

出京师，乃以身许之。

卢横：辽东望平人，师从大儒卢植，粗习五经，武勇过

人。跟随颜鹰之后，忠心不二，一直担当颜鹰的贴身护卫。

鲍秉：以兵卒积功而升都尉。性格粗猛无谋，敢说敢

为，易冲动，无城府。

李宣：字少君，蒙颜鹰搭救，以才干拜从事中郎，职参

谋议。其为颜鹰重要智囊。后嫁与司马恭。累功迁军师将

军，在军中极有权柄、威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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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章 虎骑校尉

一时间，连何进、张温等也说不出话来。灵帝探究地看

看身后之人——— 我抬眼望去，却是张让弯着腰，带着笑脸伺

候着——— 与他轻声议论了两句，顿时心下大定，暗道：甭管

你们怎么说，反正还是得听皇帝的，皇帝呢，他又得听太监

的，所以说，最终你们还是得听太监的。这么简单的数学公

式，都做不出来？

灵帝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光禄勋说得有理。袁公，你们的

意见也是如此吧？”

袁隗见问，忙出班道：“正是。颜大人有大将风度，然

年纪、资历都亚于皇甫将军，宜勤加历练才是，圣上如急着

派他上阵，难免有揠苗助长之嫌。”

灵帝笑道：“连袁公也以为此人可造，那朕更加深感众

卿有识人的眼光了。西征之事稍后再论。张让，宣旨。”

张让躬身道了声是，展开黄帛，拿腔拿调地道：“夫民

生树君，使司牧之，必须良佐，以固王业。颜鹰本志清明，

造乱非常，自以黄巾细孽，敌非秦、项，新结易散，难以济

业，孰为我朝驱策。今心持节守，日履兢兢，案行科制，多

举非法，言足称道。又有鸿才伟向，兵甲如神。蹈流漳河，

饮马孟津，服曹、何于介阳，折温衡于伊水，奇谋妙策，几

惊华座！除校尉，钦赐‘虎骑’名，加御马武冠，统羽林千

骑。即日罢骁骑司马骑督偏将军职。”

殿中鸦雀无声，众人的眼光大都惊诧地投向我。我脑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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轰地一下，虽然早知结果，但此时听得真切，反倒有些不自

信了。打了个寒噤，连忙出班谢恩道：“圣恩隆重，臣不敢

当。无功受禄，已自惭愧，况微臣出身草莽，大罪未罢，惶

惶之至，悸悸之切，恐辜负了圣上宠爱！”

张让笑道：“颜大人过谦了。陛下谕旨已下，又得大将

军、诸位公卿一力鼎持，你还怕什么呢？”

我连连磕头，一时众臣因为张让说话，都未敢出言。灵

帝道：“颜卿平身罢。依卿才华，孰为小任。大将军多次上

表赞汝，朕亦知卿甚深，切勿再推辞了。”

我放下了一件心事，随之而来的狂喜几乎让我当场就笑

起来。磕头道：“多谢圣上！”惟恐失态地低头退回列中。

灵帝道：“颜卿之事，不必再说了。那北宫伯玉率羌

众，已打到何处了？”

大将军忙面朝皇帝躬身道：“几危三辅。”

灵帝脸上带了一点惊慌，望向张让。张让附其耳私语了

一阵，灵帝又转忧为喜地道：“好罢，就依卿所奏。传朕旨

意，遣使诏皇甫将军回镇长安，以卫园陵。以义真之威名慑

之，夫复何惧呀！”

公、卿、大将军等都是面面相觑，异口同声地道：“陛

下明鉴。”谁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※ ※ ※ ※

朝散后有小黄门引我入偏殿之外，跪禀道：“孝仁皇太

后有请颜大人。”

我回头望去，殿外站着的张让朝我一使眼色，我会意地

道：“请阁下稍待片刻，我和张常侍说一句话便来。”

那小黄门看见张让，脸变得更黄，连道“无妨”。我大

大咧咧地甩开他，走到张让面前。张让赶忙把我拖到旁边不

为人注意的地方，掩嘴道：“如何？今日朝中，可大大戏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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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何屠一次！瞧他那张脸，我恐怕做梦都要笑出声来。”

我嘿嘿道：“大人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好处大大的。再说

现在圣上对您老是百依百顺，您老跟他水乳交融，谁也离不

开谁呢！”

张让皱了皱眉，把我的新鲜词儿默念了两遍，大笑：

“你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！对了，皇太后要你去做什么？”

我摇摇头，“谁知道，也许我升了官，她要庆贺一

下？”

张让甩甩手，很生气的样子，“休得胡言。这老太后催

着圣上卖官，自己却在园中设了银库，专装财货。今天你初

升校尉，恐怕她会狠狠敲上一笔。”

我顿时心中有数，笑道：“多谢大人提醒。只要不是要

命，我给就是了。老太后那里，还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

吗？”

张让想了半天，才尖声大笑起来。我忙辞了他，去嘉德

殿拜谒太后。小黄门一边在前引路，一边很是伶俐地问道：

“张常侍跟颜大人的关系好像非比寻常嘛！”

我哈地一笑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小黄门不好意思地笑笑道：“小人只是猜测。太后说，

颜大人跟谁都能好得起来，但是却有自己行事的方法，此话

说得一点不错。就看今日朝堂之上，大人能得诸公卿至何大

将军推荐，担任虎骑校尉一职，便可见得。”

我心里暗暗惊诧，这小黄门倒不像是普通的太监。“兄

弟通晓道理，难得呀。请教阁下名讳。”

“小人甘陵吴伉，哦，马上就要到嘉德殿了。”

董太后原是河间解犊亭侯的夫人，灵帝即位，追尊其父

为孝仁皇，陵曰慎陵，以太后为慎园贵人。及窦氏诛，使中

常侍迎之，上尊号曰孝仁皇后，居南宫嘉德殿，宫称永乐，

并征其兄董宠，拜执金吾。后其因矫诏称请，下狱死。

董太后与何后的婆媳关系十分不好，也许因为势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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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衰弱，挣扎求权的欲望陡然膨胀起来。我猜想董后收养王

美人的遗子，说到底还是看中灵帝较喜爱这孩子，不满何后

鸩杀其妾，因而准备恃此以与何后抗衡的罢。但这招牵扯到

皇权的归属问题，触及非比寻常的利益。何后子辨乃嫡出的

正统太子，其兄又是权倾朝野的大将军，如何能让区区庶出

的皇子协夺去了皇帝的位置呢？加之董后势薄，又遭诸宦记

恨，因而其最后覆亡的结果乃是咎由自取，无可更改。

想入非非之间，猛觉这姓吴的小黄门在宫里取偏僻道路

乱转。似有意耍我一般。

“喂，你是不是走错了？太后住所，似乎不是在这里

呀！”

小黄门吴伉回过头，脸上表情一下变得说不出的狰狞，

大喝道：“动手！”

我猛然觉出有异，心道：不好，这小子是来暗算我的！

倒退两步，便听耳后劲疾的风声响起，忙一个懒驴打滚，避

了开去。

那吴伉哈哈大笑，“没想到残害忠良、恶行累累的颜鹰

也有今天！”身后两个亦是宦官服饰，高大壮实的大汉手舞

短棒，也跟着冷笑起来。

我额头见汗，见他们三个一步步逼来，脑中却还闪出电

影里的某段场景，却是想不出任何办法——— 这姓吴的老早埋

伏了人，却故意带我在偏僻的地方兜来兜去，敢情他早知太

后会召见我——— 不，也许太后根本没派人来召我，是他借鸡

生蛋罢了。老子真惨，成了第一个鸡蛋。

“喂喂，慢⋯⋯慢着！谁残害忠良，谁恶行累累啦？你

们不是说我吧？”

吴伉眼睛一瞪，叫道：“不是说你是说谁？颜鹰，你逼

死了吕常侍，还戮尸解气，真乃鼠辈之为也。我跟吕常侍情

同手足，不能同生，但求同死。我早将此段深仇大恨，牢牢

记在心间。杀了你，我便随大哥而去，再没有什么奢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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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”

“慢⋯⋯慢着！”我声嘶力竭地已退到了墙根下，“别

杀我，我根本没有害他的意思，那都是张让、赵忠所

为⋯⋯”

吴伉轻蔑地看了看我，呸地吐了一口口水，“杀了

他！”

那两个壮汉点点头，举棍左右挟势而来，我方捂着头大

叫之时，猛听一声娇叱，紧接着惨嘶之声传来，两根木棍擦

着耳边“嗖”地飞了出去。

我已吓得腿酸脚麻，一跤坐倒在地上，喃喃道：“我没

死，他⋯⋯他们没打死我。”大喘了几口气，“清儿，清

儿！”

小清穿着绿色衣服，蒙着面，顺手将两具尸体扔到了墙

根的花木丛中。我擦擦汗，见她正狠狠一脚，踹在吴伉血肉

模糊的腿上，顿时让他惨痛长嘶起来。

“要不要杀了他？”小清的剑尖在姓吴的喉部抖动，我

见他和我一样坐着，仍用眼狠狠地瞪着，毫无惧色，不禁长

吁了一口气。

“妈的，老子魂都要给吓出来了！”我颓废地喘着粗

气，又摇了摇头，“姓吴的，老子今天不想杀你，但这绝不

是故意讨好你。听清楚了，我敬重吕强是条汉子，洁身自

好，处世有原则，所以我不会去害他，更不会在他死后戮

尸。老子说一句是一句，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自作聪明，干

出这样愚昧的事情来。”

强撑着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尘灰，“清儿，送他出城。

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若被人发现了，他的罪责不小。”

吴伉大吼，“鼠辈，你快把我杀了。我不想看你假惺惺

地充好人！”

小清一掌劈在他的后颈上，顿时把他敲昏了。“老公，

你当心点啊。再有什么危险，我可没分身术来救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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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刚刚的场面你都见到了。我这样的

傻鸟谁愿意杀，岂不脏了那些英雄们的手么？”

※ ※ ※ ※

她朝我做了个鬼脸，四周望望，拎着吴伉飞檐走壁地去

了。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南宫嘉德殿，正碰上值事的南宫卫士

令瞅见了，忙过来搀扶道：“这不是颜大人么芽怎无黄门引侍
左右呢芽呀，大人脚受伤了选”
我苦笑：“无妨，刚刚摔了一跤。我赶着去见太后，听

说太后急召我。”

卫士令奇道：“哪有此事，骠骑将军董重正向孝仁后禀

议朝中之事，似无人召见啊。”

我假做奇怪地呀了一声，道：“不知哪个骗我呢。嘿，

害我白跑一趟。”

那卫士令忙殷勤地笑道：“真是多有得罪，颜大人请

回。”

我也堆起笑脸，心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骂娘，暗道：这姓

吴的小畜生早该杀掉，让老子巴巴地在宫里绕来绕去，好玩

啊？正欲离开，却听有人喊道：“这不是虎骑校尉颜鹰将军

吗？”我往声音响处望去，见一胖胖的中年人身着玄黑镶玉

的衣饰，腾腾腾地走来，“啊呀，闻名久矣。在下董重。”

原来是太后兄子。我微一打量，便赶忙行礼，“骠骑将

军好，卑职刚刚升迁，还不及过府参见董将军，失礼之处，

还望将军海涵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董重笑得一脸肥肉，忙拉住了我的

手，“孝仁后正想召你进宫呢，没想到你自己就来了。”

士卒向他行礼，只当没瞧见一样，牵着我大模大样地踏

进宫去。南宫卫士令尴尬地站住，不知该拦还是不该拦，我

朝他点点头，心想：老子也不想为难你，不过你都看见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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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在狐假虎威，搞得跟真的似的。

太后宫外的群婢，看见董重拉着我怪模怪样地往里来，

都窃窃地笑了起来。“董将军怎么又回来了，还带着个细皮

嫩肉的小白脸？”

听她们的口气，便知道这姓董的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显

是跟她们很熟，故意板起脸，道：“你们知道他是谁？是圣

上刚刚才封的虎骑校尉颜鹰将军，若惹恼了他，你们当得起

吗？”

那些婢子们仍是笑着，不过有些似记起我的“大名”，

忙下跪施礼，还拉拉不知者的裙角，“参见颜大人。”

我还未说话，董重已很是不耐烦地道：“别多礼了。快

去通报太后，就说颜将军到了。”

我心里暗暗不悦，这姓董的像拉纤一般把我弄到这儿，

又太不给面子，难道他的官儿真比我牢靠多少？俗话说：

“人要脸，树要皮”，不管怎样，人家给我行礼，你在旁边

插七插八的做甚？虽说我也不十分计较这些古礼，但我很清

楚，初次见面决不可像老朋友似的，什么都替别人做主。

走进太后寝宫时，感觉自然十分不爽。

此时董后早已在高榻上安坐，身边左右两名侍女，见我

进来，几双眼睛都猛盯着我看，火辣辣地让人受不了。董后

面色沉静，伸手赐坐，“颜大人请随便些，本宫这里都是自

己人。来呀，上茶！”

我称谢施礼已毕，抱拳道：“微臣此来，是来让孝仁太

后也沾一沾喜气。臣升迁的事，想必太后也已知道了。”

董后面不改容，淡淡道：“当然。不过本宫何喜之

有？”

我笑道：“太后难道没看见吗？董重大人现已升为骠骑

将军，统京畿兵卒千余，可见圣上很是看重。董家的希望，

也都在太后和董大人的身上。”

董后瞧了瞧董重，忽地叹了一声。后者不解地道：“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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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为何叹气？”

董后一拍榻几，怒道：“还不是你这不长进的小子？下

去，下去，统统给我下去！”董重吓得忙作了一揖，匆匆退

出殿外。

我不知这老女人为何发脾气，见她把身边侍女也斥退出

去，便慢慢站起来。只听她沉沉道：“你且留下。”

“是。”我突然想起刚刚遭吴伉刺杀的场面，忆起小清

的话，忍不住抬头看了董后一眼，“不知太后为何动怒，董

将军身居要职，权势可与大将军、左右车骑将军同，太后又

怎么突然不高兴了呢芽”
董后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若他像你一样聪明，也就罢了。

偏偏他是个愚不可及之人，对何家的阴谋，半点儿也不明

白，整日里吃喝玩乐，不理政务，瞧瞧，尚书台弹劾他的表

章还压在本宫这里呢。”

她扔下一堆简束，我故做惊讶地拿起来看了几卷，装着

精通的样子连连摇头，“董将军这样所为恐怕不太好罢。不

过圣上看在太后的面上，也该不会去为难他吧。”心想：看

来当大官全都是有关系的，何进是皇帝老婆的弟弟，董重是

皇帝老妈的侄子，我呢，我是什么东西？难怪只是个小小校

尉。

董后冷冷一笑，道：“那姓何的小妖媚难道不会在圣上

面前说他的坏话？这贱人！我恨不得把她杀了，才遂了心

愿。”

见她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，我心凉了半截。只盼这老妇

女不要乱拿人煞气，到时候随便找个人把我一刀两断可糟糕

透顶。“太后请息怒。闻得太后肺腑之言，颜鹰五内俱焚，

恨不得立刻帮着太后干成这件事。”站起来，来回走动，做

了个如热锅上蚂蚁的动作。

董后果然微笑起来，“你真是厉害，只两句话就能让本

宫转忧为喜。重儿若有你三两成的本事，如今天下就是我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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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的了。”

我装做没听清的样子，道：“太后贵为国母，圣上也要

敬重三分，董家天下，天下董家，哈哈，哈哈，真是当

得！”

董后面色一沉，道：“颜鹰，我可不是开玩笑。你今日

进了宫门，就是我董家的命臣，若是你胆敢不遵从本宫的懿

旨，定斩不饶！”

我哈哈大笑，“我颜鹰可从来没有违抗过太后的旨意，

请说吧，有什么棘手的事情要微臣处理的吗？”

董太后眉头一皱，却又是无可奈何的样子，“你这人好

是大胆，这里是你随随便便大笑的地方吗？”见我装做恭敬

落坐的样子，再也板不下脸来。愣了好一会儿，竟抽抽噎噎

地哭了起来。

我忽然愣住，只觉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— 这老女人在

掉眼泪！是为了获得我的欢心呢，还是为了博取我的同情？

你到底是不是太后？大感恐怖：这太后装得跟没什么心机似

的，待我轻视了她，这才露出真面目，反攻为守，而此时老

子的戒心早已统统瓦解。高明啊高明⋯⋯

灵机一触，忙装做惊惶的样子跪倒道：“太后请勿如

此！有什么心事，对微臣说出来，微臣一定尽心竭力，把它

完成！”

董后哽声不息，半晌才沙哑地道：“原以为皇儿是真心

照顾我们董家，没想到这是他们的权宜之策。董重又无甚城

府，还以为是何进之辈甘心情愿地把骠骑将军的位子空出

来，哪里想到都是串通好了陷害他呢！”

见她又抹了抹泪，接着道：“本宫向皇儿提起此议，他

原是犹豫不决的。没想到边寇威胁三辅的消息传出来，他便

急忙答应了此事，还不是何进的主意！他一心想让重儿死在

疆场，定是令他持节督皇甫嵩征讨凉州贼，一块儿送死去

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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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没听过这么回事，反倒有点迷糊起来。见她仍一把鼻

涕一把泪的，忍不住心里大骂其做作。“太后明鉴，圣上好

像还没下命让骠骑将军总领兵马，恐怕是属谣言，太后怎可

轻信？”

董后哼了一声，“怎是谣言，不过汝不知罢了。若在京

中，好歹有本宫可以照应他。若是西出长安，恐怕我董家的

人真要遭了那匹夫的毒手！”

我扬了扬眉毛，心道：将军之中，比公者四：大将军、

骠骑将军、车骑将军、卫将军。董重与何进同在此列，若贸

然击杀对方，都是了不得的大事，怎能轻易办到？不过把某

位调出京去，这就叫做虎落平阳任犬欺，到时候兵荒马乱

的，病死、愁死、吓死，反正都是死，就算死不了也要想方

设法让他回不来，果然高明！

暗暗对何进佩服起来：虽知大部分主意，都起源于某批

狗头军师的脑子，仍旧不能不点头称妙。若我是何进，也会

想方设法做掉董重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让外人钻到我的地盘

来。

一时间脑中浮想联翩，顿时产生了许多奇谋妙想。笑

道：“太后想让微臣做什么？就直接说吧。”

董后擦干了眼泪，恨恨道：“我可不知道你忠不忠，万

一你向别人说起可怎生是好？还不如一刀砍了你的脑袋，让

你说不出来。”

我惊道：“太后可不会那么做罢。我适才已默应了您老

的要求，决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情。”

董后瞧了我很长时间，这才满意地嗯了一声，“好！有

了你这句话，即使没有董重，我也不怕那小妖媚了！你的才

能胜过何进十倍，若是官再大一点，恐怕他更加斗不过

你。”

“太后如此夸奖微臣，真是受宠若惊。太后莫非是要我

想法子不让皇帝派董重出京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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